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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四》 似是而非的政治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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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奥威尔在其著名的反极权主义小说 《一九八四》 中流露出了一种似是而非、 模棱两可的政治态度。 这种模棱两可的政

治态度和政治立场体现在： 首先， 奥威尔作者本人充满矛盾性的性格气质影响了他的政治立场； 其次， 读者对于作者所塑造的

大洋国中的治理技术是松动还是加强了， 不知可否； 再次， 究竟无产者能不能创造一个无政治监控的未来世界， 奥威尔的态度

也晦暗不明。 这些模棱两可性， 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和强化了 《一九八四》 不明朗的政治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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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因创作了 《一九八四》
而名噪天下。 它与扎米亚京的 《我们》 和赫胥黎

的 《美丽新世界》， 并称 “反乌托邦三部曲”。 这

部奥威尔 “终其一生所写就的作品” ［１］， 到了书名

所标定的现实时刻时， 已成功售卖了千万册， 且当

年就以每天五万册的惊人速度销售［２］。 为了纪念

奥威尔， 以及这部被誉为 “在过去几十年中英语

文学中最伟大的道德力量” ［３］的经典作品， １９８４ 年

甚至被命名为 “奥威尔年” ［４］。 这也印证了在 《我
为什么写作》 中， 奥威尔所坚持和实践的 “审美

与政治” 完美结合创作理念的巨大成功。 然而，
这并不代表着不存在不同声音。 如乔治·斯坦纳

（Ｇｅｏｒｇｅ Ｓｔｅｉｎｅｒ）、 欧文·豪 （Ｉｒｖｉｎｇ Ｈｏｗｅ） 等文学

评论者们， 就一直对 《一九八四》 的艺术性质疑

不断。 本文认为奥威尔所揭示和表露的政治维度也

充满着重重矛盾、 模棱两可与晦暗不明。 这种似是

而非的政治态度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作者本人性格

的矛盾性， 大洋国中治理技术的模棱两可和作家晦

暗不明的政治立场。
一、 奥威尔性格的矛盾性

恐怕没有人会怀疑 《一九八四》 的巨大成就，
恐怕也没有人会怀疑， 该小说之所以被人们所铭

记， 很重要的原因是它所叙述的尖锐政治图景与我

们生存语境的切近性与逼真性。 对于前者， 毋庸置

疑； 对于后者， 《一九八四》 出版以后在许多政党

组织以及持不同政见者那里所引起的震惊程度

（包括争议性） 以及对其采取的不同态度， 就已清

楚明白地印证了这一点。 所以， 夏志清说它虽是写

未来的小说， 但其乃是 “影射” 现实的， “预言成

分较少” ［５］。 而且， 很少有作家像奥威尔那样， 强

调自己是通过文学写作以表露自己政治观点的。 但

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寻求文学作品与创作者现实

关联证据的可靠性。
在 《我为什么要写作》 中， 奥威尔说： “我认

为不了解一个作家的早期发展的一些情况是无法估

量他的动机的。 他的题材由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决定

———至少在我们自己生活的这些动荡不安的革命性

的年代里是如此———但是在他开始写作之前， 他就

已经形成了一种感情态度， 这是他以后永远也无法

摆脱的” ［６］。 作者的自述指明了理解 《一九八四》
的两条主要路径： 一是 《一九八四》 与作者在缅

甸参加印度帝国警察部队， 在西班牙遭遇的内战经

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政治观念密不可分； 二是 《一
九八四》 与作者的气质秉性， 以及日后形成的价

值观不可分割。 了解奥威尔的身世后， 我们或许会

更加认同霍米·Ｋ·巴巴关于 《一九八四》 是作家

自传性作品的看法。
这样， 我们就有必要弄清楚作者从个人的生活

经历中获得了怎样的政治见解， 弄清楚他是一个具

有何种性格的人。 在 《动物农场》 的乌克兰版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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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中， 奥威尔一面极力申辩自己对苏维埃政权保持

中立态度， 一面又抑制不住站出来提醒人们警惕苏

联政治的极权本质。 对于西班牙内战， 奥威尔热情

歌颂革命的政治热情， 却对死于革命镇压之下的大

批无辜者视而不见； 奥威尔在 《一九八四》 中诅

咒大洋国满街的标语、 统一的称呼和千篇一律的制

服， 却对曾经几乎如同大洋国现实版的巴塞罗那街

头欢呼不止； 他既赞成集体主义， 又反对斯大林革

命； 更为令人震惊的是， 他曾跑到英国情报局举报

部门举报了三十五个 “共产党同路人”， 并使这些

人的名誉和生活都受到了重大冲击。 显然， 奥威尔

是一个十足的 “自相矛盾” 者［７］。 在 《奥威尔传》
中， 我们还了解到， 他从小是个孤独而冷淡的孩

子。 自尊， 却又难以清楚地表达自己感受。 他时常

经受 “自我怀疑” 的困扰， 并且这一特点又慢慢

不断地 “进入其个性及写作中” ［８］。 关于作家本人

气质对于其作品的深刻影响， 雷蒙·威廉斯亦有过

很好的评价。 他说： “他是一个人性十足的人， 但

却传达了一种极端非人的恐怖： 一个端庄而又有涵

养的人， 却表现出一种别具一格的卑琐； 这些也许

是这个人的一般的矛盾的成份。 他是一个社会主义

者， 却对社会主义及其信徒作一种严厉而伤人的批

评。 他是平等论的笃信者和阶级论的批判者， 但后

期的作品却深深地植根于天生的不平等及不可逃避

的阶级差异等假定之中。” ［９］ 也就是说， 威廉斯认

为在奥威尔的为人与小说 《一九八四》 之间存在

着非常重要的密切关联。
此外， 他非常喜欢动物， 且有多年饲养动物的

经历。 这些动物种类也都多在他的小说中出现， 可

他一贯也有辱骂动物， 残忍猎杀动物的癖好； 他从

小在家庭中就受到女性的百般宠爱与悉心照料， 可

他却掩盖不了在自己的作品中表露出对女性的强烈

歧视与十足厌恶； 与他对女性的看法相关， 他曾抱

怨当时英国小说创作中露骨的性描写， 可这并不妨

碍温斯顿、 裘丽娅和奥勃良之间充斥的大量性暴力

与性错位幻想； 自卑与羞怯埋藏于作家的内心， 可

他却从来也不缺少怀疑人性的冷漠与残酷无情。 对

此， 爱泼斯坦说： “奥威尔的人格不太稳定”。［１０］

这种种的矛盾性， 在他后来的所有作品中都难免有

或多或少的显现和流露。
二、 治理技术的模棱两可

奥威尔的坎坷身世和政治经历使极权主义成为

《一九八四》 的主要议题。 它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由

霍布斯、 施密特以及阿伦特等人开创的极权主义政

治思想属同一思想潮流和同一议题。 然而， 早于阿

伦特的经典著作 《极权主义的起源》 一年出版的

《一九八四》， 并未在这个问题上给出明确的看

法［１１］。 众所周知， 《一九八四》 为奥威尔赢得世

界声誉， 并获得 “持久影响主要是来自他的反极

权主义” ［１２］。 即， 奥威尔在其中书写了一个 “毛
骨悚然， 使读者一面读一面感到不寒而栗” ［１３］的被

“老大哥” （ｏｌｄ ｂｒｏｔｈｅｒ） 统治的政治黑暗世界： 大

洋国。 这个世界之所以如此恐怖， 主要是因为

“老大哥” 实施了以电幕技术制造超级监听控制，
以小说司和记录司制造 “新话” 和 “双重思想”
以涂改历史， 根除记忆， 以禁欲主义和暴力惩戒以

消除人性这三种极权主义的政治治理技术。 但是，
作者在小说中并未给读者传递一个明确的政治立场

与政治态度， 而是显示出作者对这种治理效果非常

模棱两可的意见。
小说中， 奥威尔认为电幕的恐怖在于它利用科

技对人实施了全景式的监听。 而且， 由于人们对技

术的本能惧怕心理加重了人们在技术环境中的无望

感。 小说开篇伊始， 奥威尔就不厌其烦地渲染电幕

监控的可怕。 但电幕的恐怖实际上恐怕是被过分渲

染了。 因为， 与其说它是统治的加强， 倒不如说它

是治理的松动； 与其说它是极权的工具， 倒不如说

它自由的方式。 或者说， 奥威尔表现出了在这两极

上极不情愿的摇摆不定。 因为： 第一， 尽管到处安

装了电幕装置， 但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避开电幕监

控。 它既有一定的监控范围， 也受到光线、 声音大

小的限制， 且不具有透视功能。 第二， 电幕是靠人

操作的， 既不能保证电幕后面随时都有人在， 也不

能确定监视者是否时刻在监视着。 按照人口比例计

算， 要实现监控是完全不可能的。 第三， 电幕受监

视者情绪的影响， 无法保证监视者不是一个具有自

由、 民主思想和有情感的人。 而且， 奥威尔又特意

叙述了两件有关电幕的蹊跷事情。 一个是头号叛徒

果儿德斯坦， 被判死刑后竟然能从电幕下轻松逃

脱， 甚至至今仍可能藏身国内某个地方， 老大哥与

电幕对此竟无能为力。 二是， 稍有遮挡物时电幕就

无法发挥作用， 但它却能在一幅画的背后监视到温

斯顿， 而且是监视了七年后温斯顿才被捕的。 这两

个失败的例外 （电幕监控叛徒头目失败， 温斯顿

避开监控失败）， 让读者深深地怀疑奥威尔究竟是

认为电幕是一种摆设， 还是以为它是一种高科技恐

怖工具， 或者是作为能提升人民的生命质量的积极

装置呢？ 这颇让读者感到费解。

·４７· 常　 州　 大　 学　 学　 报　 （社　 会　 科　 学　 版） ２０１５ 年



大洋国第二个可怕之处， 奥威尔认为是通过涂

改历史， 消除记忆的方式以重新塑造符合 “老大

哥” 统治的知识系统和温顺的主体。 在英社党所

奉行的 “谁控制过去就控制未来； 谁控制现在就

控制过去” 的信条下， 通过记录司和小说司这两

个政治部门删改历史， 输出 “新话”。 记录司的修

改工作并不限于报纸， “还包括书籍、 期刊、 小册

子、 招贴画、 传单、 电影、 录音带、 漫画、 照片

———凡是可能具有政治意义或思想意义的一切文献

书籍” ［１４］。 暂且不论大洋国的一个记录司单靠部门

几个人的手工劳动是否能完成如此浩大繁琐的工

作， 就是那些 “内容过时而需要销毁” 的一切文

字 （包括图像） 记录恐怕也难以完成， 这还不包

括政治组合的变化， 老大哥预言的错误等等情况出

现。 而且， 有些天 《泰晤士报》 要改十几次。 最

后， 作者写道： 就连修改者自己 “都弄不清了”。
为了配合涂改的历史和英社党的统治需要， 小说司

创造并发送出去的 “新话”， 更是一本糊涂账。 裘

丽娅在小说司工作， 可她却从来不使用 “新话”。
就连唯一一个清醒者温斯顿， 也做不到随时跟踪新

话。 对于只有极少数核心党员可以做到使用新话的

情况， 请问这还有什么可怕之处， 还有什么意义

呢？ 在不断渲染 “新话” 对人们知识和记忆的可

怕之后， 作者在 “附录” 里也不得不不断推迟

“新话” 实现的最后期限， 而且表现出更多的不确

定性， 这极富反讽意味。
“双重思想” 是 “新话” 的产物， 其实质是让

人同时接受两种完全相反或矛盾的观点。 这样，
“老大哥” 就可以随心所欲地管理那些接受 “双重

思想” 的被治理者了。 因为， 这是一群以 “老大

哥” 意志作为真理的无思考能力的人格分裂者。
在小说中， 奥威尔不遗余力地强调 “双重思想”
的不思考和矛盾逻辑性对人的思想以及认知能力的

严重伤害。 但他所详细陈述的温斯顿在接受奥勃良

“双重思想” 时， 却是以一个能思考和能与 “双重

思想” 对话并批判之的具有记忆和意识主体的人

出现了， 这也就是他在整个小说中设置的唯一的一

个清醒的人的矛盾之处。 整体上说， 温斯顿一直都

被奥威尔置于一种凌驾于大洋国政治思想和治理技

术之上， 一个具有政治批判意识或与老大哥的治理

技术对话能力的人的地位的。 可另一方面， 作者又

无时无刻不对温斯顿的各种折磨和精神痛苦感同身

受且又无能为力。
奥威尔在 “老大哥” 治理技术上的第三个模

棱两可之处体现在 “老大哥” 实施的极权主义治

理措施是否真的消除了人性。 与政治极权相比， 人

性在经受政治权力重压后的易碎性或许是奥威尔在

《一九八四》 中所要传达的更为深层次的意蕴。 在

面对政治高压和暴力惩戒时， 同事友情、 夫妻爱

情、 父子亲情， 乃至人类对真、 善、 美的追求和理

想信仰都变得异常脆弱和不堪。 进一步而言， 也就

是说， 作者认为知识分子对于真理和正直的追求同

样会遭遇政治管治带来的生存难题。 在 《一九八

四》 中， 读者看到： 在大洋国， 同事之间只有同

志和政治话题， 毫无信赖与友情可言； 政治迫害了

温斯顿夫妻的爱情使其走向情感背叛的道路； 家庭

内部内置了政治告密而使基于血缘关系的亲情都不

堪一击。 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完全由敌对、 防范和危

险构筑的冰冷、 可怕的政治网络。 可在这个严酷环

境中， 作者却又时不时地捅开一个个网口， 让人性

透过一口气来。 温斯顿始终对妻子凯瑟琳都怀有一

种负罪感， 他与裘丽娅的婚外情也渐渐由性而生

爱； 派逊斯因女儿告密而被捕， 不仅不怨恨女儿，
奥威尔还让他感到无比 “自豪”； 裘丽娅对奥勃良

心有所爱， 温斯顿毫不掩盖自己对奥勃良的厌恶与

仇恨， 可奥威尔又最终让他爱上了奥勃良。 人们不

禁要问极权政治与道德伦理之间， 作者到底是什么

态度， 这又颇让读者捉摸不透。
此外， 在现代政治范围内， 《一九八四》 不仅

传达了反极权主义思想， 笔者还认为奥威尔更在一

定程度上预见了一种 “生命政治” （Ｂｉｏ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的治理新技术。 其理由在于： 一是奥威尔所书写的

极权主义并未以直接行使杀戮为第一要务， 而是保

留这个特权为威慑以捕获大众生命进而组织生命和

管理生命为首要目标； 二是奥威尔并不认为极权主

义的可怕之处是残忍的杀害而是否认客观真相以争

取被治理者的真正认同； 三是大洋国中人的生命全

部过程 （生活、 性、 思想和精神） 无不被政治、
技术和权力逻辑所铭刻与改写， 即生命是一个政治

技术的文化文本。 与此， 奥威尔分别用公民隐私的

基本权反对电幕技术， 用性激情反抗极权主义， 用

背叛抵抗酷刑三种潜在的生命行为模式来反抗政治

权力的书写， 表达于政治治理广泛渗透之下的权力

语境中人们生存的选择问题。 以此， 再返回去反观

奥威尔提到的 《一九八四》 “真正想表达” 的究竟

是旨在揭示极权主义 “消极” 的 “潜在含义”， 还

是 “积极” 的 “潜在含义”， 恐怕作者本人也没有

拿定主意［１５］。

·５７·支运波： 《一九八四》 似是而非的政治态度



三、 晦暗不明的政治立场

大洋国政治部门受管制的乏味而 “中性的”
生活， 不是温斯顿要的生活； 为英社党 “尽生育

义务” 的夫妻生活以及不安定的婚外偷情生活，
也不是温斯顿要的生活； 家长随时防范子女告密的

生活， 同样不是温斯顿向往的生活。 因为， 在温斯

顿看来， 这些都是 “简单枯燥、 黯淡无光、 兴致

索然” ［１４］６６不值得过的生活。 他要挣脱英社党试图

“树立的……到处是一片钢筋水泥、 庞大机器和可

怕武器， 个个是骁勇的战士和狂热的信徒， 团结一

致地前进， 大家都思想一致、 口号一致， 始终不懈

地努力工作、 战斗、 取胜、 迫害———三亿人民都是

一张脸孔” ［１４］６７的某种 “形式生命” （ ｆｏｒｍ ｏｆ ｌｉｆｅ）
的 “活死人” 一样的政治生活。 温斯顿渴望着过

一种充满歌唱、 友爱、 自由恋爱、 畅所欲言的有情

感、 有人性、 无政治权力的无产者的平等生活。 这

也就是奥威尔不断在小说中站出来表态： 打破大洋

国极权政治坚冰如果有希望的话， “希望在无产者

身上” 的原因所在。 但话说回来， 奥威尔反对老

大哥无人性的极权统治的政治生活倒值得肯定。 可

他寄希望于无产者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无产者们的感

性的、 享乐的经验主义生活观， 则让人感觉似乎有

些格调不高。
奥威尔把 “希望” 赋予无产者的理由在于占

人口 ８５％以上的无产者没有受到 “老大哥” 的政

治污染。 在无产者居住区， 没有安置电幕、 窃听

器、 巡逻机等监听装置， 也没有思想警察， 男女可

以自由恋爱、 随意闲谈， 可以歌唱、 化妆， 没有禁

欲主义， 也可以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有强壮的身

体， 可以健康快乐地依据天性过一种自然的快活生

活。 奥威尔寄希望于他们， 赞叹 “他们并不忠于

一个政党， 或者一个国家， 或者一个理想， 他们

……有人性……有原始的感情”， 所以能 “爆发出

生命来” ［１４］１４９拯救那些受政治书写的 “政治生命”
者们去过一种属于自我的， 保持人性的、 有 “情
感的生命” （ａｆｆｅｃｔ ｌｉｆｅ） 生活。 《一九八四》 中为

数不多的几个简短的充满舒缓语调的优美段落， 都

是温斯顿对这种无产者人人平等社会的浪漫想象。
可是， 反过来， 奥威尔又对无产者心存疑虑。

在奥威尔看来， 无产者不关心政治和战争， 他们又

“没有智力” 和对来社会的理解力， 无生活目标，
这显然极容易被政治鼓动和利用， 迸发出盲目的集

体主义狂热， 沦为为统治者歌功颂德的工具。 在极

权主义统治内部， 并没有什么 “办法使他们意识

到自己的力量” ［１４］６３。 如果改朝换代的话， 他们也

只是再度进入只是 “改了统治者的名字” 的政治

时代。 况且， 人从来都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政治

动物。 即使到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福柯仍坚持认

为， 至少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人作为政治动物的

存在方式仍没有发生变化。 所以， 奥威尔开列的社

会前景更像是一种文人的乌托邦畅想。 对于这种不

确定和不真实性， 奥威尔也说： 如果有这一天的

话， “可能要等一千年”。 这比作者对大洋国实施

新话的不确定 （到 ２０５０ 年） 期限， 足足推迟了

９００ 多年。
四、 结语

英社党在城市安排电幕监控， 在农村却没有，
而他又告诉统治者广大农村才是危险的政治空间。
治理多一点的地方是安全的， 而治理少的地方反而

容易爆发反抗。 他一会儿说自己的作品在 １９３６ 年后

都涉及反极权主义， 一会儿又在 《政治与英语》 中

表露出露骨的语言极权主义态度； 众人皆知， 他拥

护民主社会主义， 可他却秘密地透露自己在西班牙

时 “更认同 Ｐ． Ｏ． Ｕ． Ｍ （马克思主义统一工党）
的政策” ［１６］。 正是他的这种晦暗不明的政治观点，
使 《一九八四》 到底是对苏联极权主义的讽刺， 还

是反共小说， 抑或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这着实让

不少政治界和文学评界人士伤透了脑筋。 事实上，
终其一生， 奥威尔身上都矛盾重重。 他对政治、 暴

力以及社会主义显露出明显的矛盾心态， 这使得他

一度被视为 “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最矛盾的英国作

家” ［１７］。 至今， 他依然让人琢磨不透。 这或许也是

《一九八四》 充满阐释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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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 （苏） 布卢姆·阿伦·维克托洛维奇． 奥威尔在布尔什维克国

家的遭遇以及一封鲜为人知的奥威尔致苏联的信 ［Ｍ］ ／ ／ 林
贤治， 筱敏． 人文随笔·２００６·春之卷． 广州： 花城出版社，
２００５： １４１．

［１７］ Ｒｉｃｈａｎｄ Ｊ Ｖｏｏｒｈｅｅｓ．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Ｇｅｏｒｇｅ Ｏｒｗｅｌｌ ［Ｍ］．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Ｐｏｌｉｓ： Ｐｕｒｄｕ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８６： １５．

Ｔｈｅ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ｏｆ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Ｆｏｕｒ ｉｎ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ｓ
Ｚｈｉ Ｙｕｎｂｏ

（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Ｊｉａｎｇｎ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Ｗｕｘｉ ２１４１２２，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Ｉｔ ｈａｓ ｓｈｏｗｎ ｓｏｍｅ ｄｅｇｒｅｅｓ ｏｆ ｅｑｕｉｖｏｃａｌ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ｏｕ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ｉｎ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Ｆｏｕｒ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ｂｙ
Ｏｒｗｅｌｌ， ｗｈｉｃｈ ｗａｓ ｆａｍｏｕ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 ｔｏｔａｌｉｔａｒｉａｎｉｓｍ． Ｔｈｉｓ ｐａｒａｄｏｘ ｉｓ ｅｍｂｏｄｉ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 ｔｈｒｅｅ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Ｆｉｒｓｔｌｙ，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ｈａｓ ａ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ｏｒｉｎｅｓｓ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ｈｉ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Ｒｅａｄｅｒ ｃ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ｍａｋｅ ｓｕｒｅ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Ｏｃｅａｎａ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Ｆｉｎａｌｙ， Ｏｒｗｅｌ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ｓ ａ ｉｎｄｅｔｅｒｍｉ⁃
ｎａｃｙ ｓｔａｎｄ ｔｏｗａｒｄ ｗｈ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 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ｎ ｃａｎ ｃｒｅａｔｅ ａ ｆｕｔｕｒｅ ｗｉｔｈｏｕ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ｈｉｓ ｔｈｒｅｅ ｕ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ｔｉｅｓ ｃｏｎ⁃
ｔｒｉｂｕｔｅｓ ｔｏ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ｔｈｅｎｓ ｐａｒｔｌ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ｖｉｅｗ ｏｖｅｒ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Ｆｏｕｒ．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Ｏｒｗｅｌｌ； Ｎｉｎｅｔｅｅｎ Ｅｉｇｈｔ⁃Ｆｏｕｒ；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ａｎｄ； ｐａｒａｄｏｘ

（责任编辑： 朱世龙） 　 　

·１８·李承辉： 沈从文 《边城》 的写作思维分析


